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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
敦
奧
運
會
，
其
中
有
不
少
咱
們
並
不
熟
悉
的
項
目
：
﹁賽
馬
﹂

的
規
則
和
興
趣
點
在
哪
裡
？
射
擊
與
賽
艇
的
規
則
如
何
產
生
？
賽
艇
在

平
直
的
河
道
裡
進
行
，
河
道
是
否
有
特
殊
的
要
求
？
…
…
總
之
，
面
對

那
許
多
生
疏
的
項
目
，
心
裡
問
自
己
：
它
們
是
怎
麼
產
生
的
？
又
是
怎

樣
發
展
成
今
天
這
個
樣
子
的
？
我
得
不
到
回
答
，
但
心
裡
並
不
悲
哀
，

因
為
世
界
實
在
太
大
，
人
這
一
輩
子
又
很
短
，
遇
到
不
能
親
身
參
與
的

項
目
，
搞
不
懂
就
搞
不
懂
吧
。

但
，
對
於
其
重
要
的
開
幕
式
與
閉
幕
式
，
任
何
國
人
都
不
可
能
不

關
注
。
四
年
前
北
京
舉
辦
奧
運
會
，
咱
們
花
費
了
那
麼
大
的
氣
力
，
為

的
又
是
什
麼
？
無
非
是
藉
機
宣
傳
自
己
的
國
力
與
文
化
麼
？
開
幕
式
上

舉
辦
了
大
型
團
體
操
，
費
了
多
大
的
心
血
，
讓
看
到
它
的
人
都
好
好
並

美
美
地
在
心
裡
沉
醉
一
下
，
不
是
很
值
得
麼
？
我
特
別
不
能
忘
記
那
晚

空
中
炸
開
的
二
十
九
個
﹁大
腳
丫
子
﹂
：
最
初
人
們
一
愣
，
這
是
什
麼

？
但
馬
上
明
白
過
來
，
它
由
南
向
北
，
寓
意
是
奧
運
會
已
經
舉
辦
了
多

少
屆
。
隨
着
它
那
一
聲
聲
的
炸
響
，
人
們
跟
着
喊
數
兒
—
—
﹁二
十
、

二
十
一
、
二
十
二
…
…
﹂
奧
運
會
經
歷
了
二
十
九
屆
寒
暑
，
才
終
於
來

到
北
京
。
這
是
歷
史
的
進
程
，
於
是
引
出
開
幕
式
上
種
種
的
大
手
筆
。

觀
眾
在
心
裡
比
較
着
：
張
藝
謀
他
們
高
明
在
哪
裡
？
還
有
沒
有
更
高
明

也
更
節
省
的
辦
法
？
我
永
遠
記
得
猛
然
綻
放
在
夜
空
中
的
中
國
古
典
的

煙
花
！
總
之
，
這
個
寓
意
絕
對
高
超
，
讓
那
些
發
達
國
家
艷
羨
去
吧
。

然
而
這
次
，
大
不
列
顛
可
不
是
這
樣
，
倫
敦
碗
內
部
搞
得
那
份
隨
意
，

一
側
安
置
了
那
集
束
的
銅
花
瓣
，
另
一
側
則
堆
起
來
一
個
大
土
坡
，
上

千
人
在
土
坡
上
下
跳
呀
唱
呀
，
怎
麼
堂
堂
的
﹁倫
敦
碗
﹂
可
以
這
樣
擺

布
？
這
且
不
說
，
搞
不
懂
開
幕
式
固
然
遺
憾
，
但
總
還

有
個
閉
幕
式
。
我
們
跟
着
電
視
鏡
頭
，
看
到
體
育
場
中

央
是
一
個
碩
大
無
比
的
﹁米
字
旗
﹂
，
我
挺
想
給
這
個

構
思
喊
好
的
，
它
說
明
英
吉
利
無
處
不
在
，
並
且
為
世

界
性
的
體
育
活
動
提
供
舞
台
。
人
家
這
樣
想
，
也
就
這

樣
表
現
出
來
了
！
但
隨
後
全
體
運
動
員
就
成
百
上
千
由

各
個
方
向
進
入
場
地
了
，
如
同
趕
廟
會
一
般
自
由
從
容

。
隨
後
閉
幕
式
演
出
的
﹁核
兒
﹂
更
讓
我
驚
異
無
比
，

三
位
演
唱
者
次
第
乘
坐
敞
篷
汽
車
在
倫
敦
碗
中
環
繞
，

最
後
他
們
會
合
，
來
到
一
個
平
面
舞
台
進
行
說
唱
。
第

一
位
是
位
成
熟
的
白
人
女
性
，
柔
若
無
骨
般
穿
了
身
奶

白
色
的
演
出
服
，
她
﹁赤
裸
﹂
着
全
身
，
然
而
又
在
各

種
﹁私
處
﹂
裝
飾
了
深
色
的
小

花
朵
。
真
所
謂
欲
蓋
彌
彰
了
。

另
兩
位
演
唱
明
星
都
是
黑
人
男

性
：
一
位
精
瘦
，
動
作
利
落
。

另
一
位
中
年
，
幾
面
旗
幟
塞
在

褲
子
的
口
袋
外
，
長
處
拖
拉
到

膝
蓋
以
下
。
他
隨
意
與
女
演
員

相
互
調
侃
着
交
流
。
就
是
這
樣

一
段
再
普
通
（
也
很
﹁水
﹂
）
不
過
的
三
人
對
話
，
形

成
了
如
同
咱
們
《
沙
家
浜
．
茶
館
》
中
的
翻
版
。
我
不

懂
他
們
的
語
言
，
即
使
懂
得
也
搞
不
明
白
他
們
的
說
唱

。
在
這
段
時
間
不
短
的
演
唱
中
，
萬
千
運
動
員
從
容
從

各
個
方
向
上
場
，
他
們
完
全
放
下
心
事
：
也
忘
記
了
此

次
比
賽
的
成
績
。
他
們
搖
晃
着
自
己
的
國
旗
，
跑
到
倫

敦
碗
的
馬
路
上
來
逛
大
街
…
…
他
們
可
以
彼
此
說
笑
，

他
們
變
成
一
群
無
所
事
事
的
遊
客
，
他
們
也
許
說
着
自

己
的
比
賽
，
或
許
根
本
不
再
想
這
件
事
了
，
而
考
慮
到

旅
遊
街
上
去
買
一
些
具
有
風
情
的
紀
念
品
…
…
整
個
體

育
場
裡
是
無
序
的
，
大
概
組
織
者
要
的
就
是
這
樣
的
無

序
。
大
約
他
們
認
定
無
序
隨
喜
才
是
他
們
百
年
來
贏
得
生
機
的
秘
笈
。

真
奇
怪
，
大
不
列
顛
竟
然
是
這
樣
的
一
個
國
家
，
我
不
是
說
它
的
國
力

，
而
是
講
它
信
奉
的
哲
學
。
也
不
是
書
本
上
講
的
那
些
，
而
是
他
們
在

行
事
中
所
顯
露
出
的
作
風
。

真
的
搞
不
懂
了
，
一
點
也
搞
不
懂
了
。
作
為
人
，
是
應
該
在
重
大

問
題
上
不
斷
學
習
的
。
我
們
這
代
人
習
慣
於
仔
細
計
劃
：
我
是
誰
？
我

想
在
什
麼
時
候
、
什
麼
地
方
做
一
件
什
麼
事
？
要
想
做
成
這
件
事
，
我

們
有
哪
些
朋
友
與
﹁敵
人
﹂
？
我
們
應
該
怎
樣
依
靠
自
己
而
打
擊
﹁敵

人
﹂
，
我
們
的
策
略
要
分
成
幾
步
走
？
第
一
步
與
第
二
步
分
別
是
什
麼

？
應
該
說
，
經
過
百
多
年
來
的
積
累
，
我
們
已
經
有
了
我
們
的
一
套
，

但
人
家
呢
？
人
家
也
有
人
家
的
一
套
了
。
我
們
很
認
真
，
人
家
也
不
是

不
認
真
。
我
們
按
自
己
的
去
做
，
人
家
按
人
家
的
去
做
。
我
們
認
真
，

並
且
各
自
都
按
照
過
去
各
自
認
真
去
做
了
。
並
且
如
今
認
真
到
了
一
個

盤
子
裡
來
，
在
一
個
場
所
中
進
行
友
好
的
競
賽
來
了
。
而
且
這
競
賽
儘

管
有
輸
贏
，
卻
又
始
終
要
真
誠
着
並
面
帶
微
笑
的
。

我
們
過
去
曾
代
溝
不
淺
。
過
去
很
少
來
往
，
許
多
事
情
與
時
間
就

這
麼
分
割
而
去
了
。

今
天
我
們
則
要
走
到
一
起
，
為
了
一
個
和
平
的
目
標
，
為
了
取
得

真
正
的
了
解
，
我
們
真
正
走
到
一
起
來
了
，
這
是
多
麼
地
不
容
易
，
也

多
麼
需
要
互
道
珍
重
。
有
些
事
今
天
搞
不
懂
，
但
明
天
自
然
而
然
就
能

搞
懂
（
從
一
部
分
甚
至
是
全
部
）
的
。
我
覺
得
對
此
忽
然
有
了
信
心
，

我
們
應
該
為
此
高
興
，
甚
至
覺
得
思
想
躍
上
一
個
新
的
層
次
，
我
們
會

因
這
一
點
而
倍
加
高
興
。

一個人對一座陌生
城市的好惡，大都因為
一段際遇，一個人或是
一段情……大連就是。

跟着旅遊團到大連
，用罷晚餐，想逛逛夜
市。七拐八彎之下，卻

迷失了方向，又偏偏記不起導遊所說的酒店名
稱，於是原路返回，但路口太多，找不到回去
的路。

還好記得帶團的旅行社名稱，手機上網一
查便找到了旅行社一位導遊的電話，對方說他
們旅行社下榻的賓館一般都在心族大酒店，就
在火車站附近。

見路邊停着一輛出租車在候客。我走到車
前，說到心族大酒店，的哥用濃重的東北腔接
過話： 「心族大酒店啊，不用打的，那費錢。
你看那，穿過這個巷子走一段就到了。」

我就照着的哥的指引穿過了一個巷子，就
看到了酒店的霓虹燈，竟然只有十分鐘不到的
路程。我承認那一刻有些感慨，抑或是感動。
我不敢說大連的所有的哥都這樣誠實，但我真
的遇上了這樣一位可以讓我對這座城市頓生好
感的司機。

第二天，團隊去了老虎灘，剩餘時間就是
逛街。我則在書店買了本書，在肯德基裡挑了
一個臨窗的位置，點了些飲料和食物，坐在那
看書。窗外的地上，坐着一個黑衣中年人，用
銅絲 「繞」出自行車、汽車的模型向路人售
賣。

店裡的客人不多，連工作人員也斜倚在櫃
枱前打起了瞌睡。北方的陽光是清冽的，就像
這座城市裡的廣場一樣，讓人覺得心曠神怡。

難得有這樣的好時光，可以看看書，享受難得的 「無拘」和
「無束」。

中途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看看馬路上 「哐噹」、 「哐噹
」前行的像火車一樣的有軌公交車。隔着玻璃，卻見那個穿着
黑衣的手藝人朝我微笑，我不知何意，同樣報以微笑。他又低
下頭，專心 「繞」他的自行車模型。但整整一個下午，我沒有
看到他賣出過一輛。

街頭的陽光斑駁起來，身在異鄉，不辨東西南北，看看時
間已是傍晚了。收了書準備回賓館，走出店門，就見那個手藝
人朝我看，我就站在他的地攤前，欣賞他忙了一個下午製作完
成的一地的模型。

我自然不需要。準備離開，手藝人卻說： 「喜歡嗎，你
挑一個。」我笑笑，不想要。手藝人說： 「不要錢，送你一
個。我看你看了很長時間的書。」我發現手藝人朝我手中的
書皮看。

「百年孤獨，那是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的書。」手藝人報
出了書名和作者。

一個小小的自行車車模已經送到我的手上，手藝人再次說
： 「不要錢的，真的送你了。」

我就拿了，連聲道謝。走出一段路，我才詫異起來，一個
在街頭賣手藝的人也喜歡看書，而且無緣無故贈予了車模，竟
然像是一位故友。

這實在是一座可愛的城市。
回到杭州，我把我的故事說給朋友們聽，他們都說那只是

一種偶然。我也承認這是偶然，但那種美好卻被我際遇了，這
就是我的幸運。

但一個城市要美好起來，陽光起來，真的需要像我這樣的
陌生人，能在這座城市裡遭遇一個又一個的幸運。感謝那位不
知名的司機和手藝人，給我帶來了發自內心的快樂。謝謝大連。

七月二十一日
，首都北京由於遭
遇 「六十一年來最
大強降雨」，很多
地段出現 「水浸金
山」，澤國多多，
而且還奪去七十七

個生命。
其實，一夜暴雨成澤國的情景，內地的

許多大中城市都有上演，已見怪不怪。就在
七月二十一日後，暴雨帶移到北方其他地區
，遭遇暴雨的許多城市特別是新建城區也較
長時間變成澤國。難道這都得怪罪於 「強降
雨」？

實際上北京這次也並非全城都成澤國，
如紫禁城尤其是故宮，排水很快，並未被淹
。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它當年建造時就

「未雨綢繆」，在選址、地下排水系統的設
計與構建等等方面都考慮周到，工程一絲不
苟，所以經受得起數百年來的嚴峻考驗，什
麼 「N年來最大強降雨」都不在話下。

難道幾百年前的皇城宮殿建造時，其主
管官員的學歷都比當今城市官員高？他們也
都有 「院士」、 「博導」等等頭銜？現今的
工程技術水平竟還不如幾百年前？那為什麼
如今新建城區多見逢強降雨必澇，還不如那
些老城區？

那句成語 「未雨綢繆」，是說在未下雨
前先把門窗捆牢，以免下雨時殃及屋內。在
城市建設中，同樣應未雨綢繆，事先應充分
考慮到如何使逢暴雨不浸城。這個 「綢繆」
在於城市地下建設，重在下水道系統。法國
巴黎也多暴雨，但它從未出現過澤國，就因
為它有長達二千三百四十七公里的下水道系

統；如果北京也有這樣的排水系統，還怕什
麼 「六十一年來最大的強降雨」⁈

遺憾的是，這幾十年來內地在城市建設
中，從規劃設計，到工程施工與監督驗收，
往往只注重表面的光鮮，一座座高樓大廈拔
地而起，卻忘記了未雨綢繆——忽略了地下
排水系統的建設，忘記了 「城市的良心」，
最終得受天災懲罰。台灣作家龍應台說，驗
證一個城市是否發達，一場雨足矣； 「排水
系統比高樓大廈更能代表現代化」。城市建
設必須未雨綢繆，注重地下排水系統。北京
新任書記郭金龍七月二十七日說： 「我們必
須深刻反思，永遠銘記這個教訓……使我們
的規劃建設更科學、更符合自然規律，使我
們的各項工作更加以人為本，並確保這樣的
災難不再重現。」

在外國，以詩體結集
的詩選大概只有十四行詩
，可見這種如今已式微的
詩歌體裁在詩歌史上是何
等的盛極一時。打從這種
詩歌體裁誕生以來，寫出
至今仍為人吟唱不輟的十

四行詩的詩人指不勝屈，如彼得拉克、莎士比亞、
彌爾頓、華茲華斯、密茨凱維奇、濟慈、波德萊爾
、維爾倫、里爾克乃至聶魯達等等。在歐洲諸國中
，以前我們認為俄國詩人較少用這種體裁寫詩，這
是未能充分掌握材料造成的誤會。如果說詩歌體裁
也有階級性的話，那麼十四行詩就是詩中的貴族或
精神貴族，它極端濃縮凝煉的形式和語言與所謂平
民和革命文學大相逕庭。斯大林當政後，蘇聯詩壇
獨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十四行詩創作由此趨於沒
落。手邊有一冊《俄國十四行詩──十八世紀至二
十世紀初》（莫斯科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收入蘇聯學者克日扎諾夫斯基的十四行組詩《致列
寧》，時到於今，還記得這組詩的讀者大概已寥寥
無幾。寫頌歌，只能用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詩或信
天遊，至少用蘇格蘭詩人麥克迪爾米德《三頌列寧
》的四行詩，用商籟體，總有些不倫不類。

一般看來，俄國十四行詩的源頭是與俄國文化
有密切關係的法國，最早寫十四行詩的俄國詩人是
特列嘉科夫斯基，時在一七三五年，比意大利、英
國、法國晚兩到三個世紀。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中
葉，俄國的十四行詩寫作仍處於模仿、探索、學習
的階段，雖然用這種體裁寫詩的不乏大詩人，但仍
只能說偶有佳作，其成就甚至還不如長居在俄國的

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俄國十四行詩直至白銀時代
（一八八○——一九三○）才臻於極盛，湧現出
大批詩人和詩集。

我是讀了《俄國白銀時代十四行詩選》一書後
才對俄國人在這方面的成就有所了解的，該書一九
九○年由莫斯科真理報出版社出版，去蘇聯解體已
不遠，因而編得較為放手。十月革命後流亡外國和
非蘇聯官方詩人的作品佔了很大的比例，這也證明
了我上文關於十四行詩是貴族或精神貴族的專利品
之說不假。如果說詩有別才的話，那麼寫十四行尤
其需有別才，除詩情、詩才外，它還要求有書卷氣
，精緻典雅的審美觀。不是詩人就能寫出令人賞心
悅目的十四行詩的，被歸入新農民派的大詩人葉賽
寧的十四行本書收入兩首，但並不見得出色，就是
一個例子。《白銀時代十四行詩選》把當時的詩人
分為十個派別：它們是，先驅者，象徵派，阿克梅
派，未來派，社會主義派，《知識》派，新農民派
，意象派，立憲派和獨立派。這裡既從藝術手法分
類，如象徵派、阿克梅派、未來派、新農民派（與
十九世紀中葉的農民派相比較而言），有在同一雜
誌上工作或撰稿的團體（如《知識》，類似中國的
《新月》派），也有同一政治傾向的派別，如社會
主義派、憲政派，邏輯上有點混亂，但我們暫時只
能根據它的分類法來評論。從創作成就而論，以象
徵派、阿克梅派和獨立派最高，未來派、《知識》
派和新農民派也有個別詩人出其類而拔其萃。社會
主義派幾乎無足觀。

一個流派或詩人群的創作成就，固然要看數量
多寡，更重要的還取決於質量。俄國象徵派詩人也
許受法國前輩的影響，是有意識最大量地使用這種

詩歌形式的流派。僅巴爾蒙特的一冊《太陽、蜜酒
和月亮十四行詩》，就收有二百二十五首意大利式
十四行，集外的商籟，還不止此數，此人才華洋溢
，但有時下筆過快、過濫，不自檢束，又疏於修改
，故而每每挾泥沙而俱下。他未能在世界詩壇佔有
更高地位，當與此不無關係。象徵派中，擅寫十四
行者代有其人，就中以安年斯基、福法洛夫、索洛
古勃、維亞切斯拉夫．伊萬洛夫、勃洛克、勃留索
夫、沃洛申為著，他們不但以詩傷時感世、抒寫愛
情，而且詠懷時事、刻畫人性。俄國象徵派十四行
詩的成就，可以直逼法國象徵派。

阿克梅派是從象徵派分出的一支，該派人力單
薄，核心成員也就五、六個人而已。他們之所以另
起爐灶，與其說在審美觀和技巧上有些什麼難以彌
補的分歧，還不如說是文人意氣之爭。阿克梅派創
作的十四行詩數量遠不如象徵派，但成就並不低。
據俄國學者費多托夫在《十四行詩》（莫斯科國立
人文大學出版，二○一一）一書的統計，曼德爾施
塔姆一生只寫了十二首十四行，但其中就包括了他
的代表作《步行者》和《賭場》。阿赫瑪托娃寫了
十六首十四行，也有數首為各種詩選所必收。早年
阿克梅派的詩風與英國十九世紀中葉崛起的前拉斐
爾派相近，但精緻而不失之雕琢，更摒除了浪漫派
末流的矯情。

未來派詩人謝維爾亞寧一部名為《頸飾》的十
四行詩集，專收詩人吟詠同行、小說家和作曲家的
作品，在西洋十四行史上可謂別出蹊徑。用短短十
來行詩，去概括藝術家一生的成就，對詩人的詩才
和學養都是一大考驗。中國學界迄今無人提及此書
，可能與謝維爾亞寧喜歡生造詞語，因而讀來詰屈
聱牙有關。然而有這樣的旁枝逸出，為略顯單調的
詩壇平添一道風景線，這總是可喜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才取道香港遠赴巴西的俄國
旅華僑民詩人彼列列申，他的十四行詩集《愛麗爾
》收詩一百五十三首，比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集少
一首；據考證，同莎翁的前半部分十四行詩如出一
轍，他的這部用連環體寫成的集子，也是獻給一位
男士的。我藏有的這部詩集，一九七六年初版於法
蘭克福，購自紐約一家舊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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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愛情隧道􀎡
鍾 芳

對香港特首梁振英經
常掛在嘴邊的 「民生無小
事」感受良多。筆者每到
一個地方，總是寄情於路
邊的小景小物、小攤小販
，覺得比追捧某些千篇一
律、人流如潮的旅遊景點

興趣更濃。新時代既不能沒有 「商業味」， 「人
味」便更顯珍貴。今次到浙江寧波舟山走了一趟
，其中甚為欣賞的是鄉村醃菜。

在繁囂鬧市出生、長大，年紀越大，越覺得
現世物慾無窮，人心空虛。如果容許從頭來過，
會發現生活原來可以很簡單。內心快樂，凸顯笑
容真摯。從頭來過已無可能，惟有對純樸沒機心
的農家人的生活遙寄羨慕之情。農家、漁民能告
訴城裡人太多關於醃菜與醃菜背後的故事。欣賞
、品嘗鄉間醃菜，算是對簡樸生活的一種重溫吧
。至今仍深印腦海的一件兒時往事，就與醃菜有
關。話說一天媽從外面回來，姊即告訴她： 「妹
把菜脯打翻在地，我已用水沖洗過。」聽到 「告
狀」，唯恐受罰的我，那一刻很害怕。回頭看桌
上有碟小菜脯，還有碟鹹魚仔，之外就是白米飯
。如今想起來，姊義正詞嚴，是對菜脯的敬意，
因為菜就是那麼多，不吃菜脯就只有鹹魚仔下飯
了。從那時起，我每次從廚房端菜脯出來都小心
翼翼，吃菜脯也就動了情，吃着吃着，那種爽脆
、油滑感至今似猶在齒頰間徘徊。

後來才知道，大人常叫的這味菜脯，是台灣
、福建、廣東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家常醃製蘿蔔乾
。戰後的香港，經濟未起飛，哪來電冰箱？很多
家庭吃不起新鮮食品和肉類。經過醃製的菜脯和
鹹魚仔下飯好菜，吃時從密封的瓶裡盛出幾勺，
在鍋裡炒一下便可上碟，防腐、實惠又方便。

我們在寧波幾天，早上多吃饅頭、白粥、雞
蛋和豆漿，配以好幾種有辣有不辣的當地醃菜，

令人滿足得難以言喻。白米飯、白粥、饅頭、麵條、蔬菜豆類，
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主食。順應自然，肚子欣然接受，整個人也
就舒適暢快了。

醃菜古已有之，明末馮夢龍的白話小說集《醒世恆言》之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裡，已有關於醃菜的字句： 「只見石小姐
將這碟醃菜葉兒過飯。」

寧波地處杭州灣畔東海口，海岸線長，鹹淡水交界，海產特
多，超市裡海產乾貨、傳統精製梅菜、榨菜、雪菜等醃菜舉目皆
是。而舊時漁民難得吃到新鮮蔬菜，出海時總帶備鹹菜；農民把
夏天吃不完的蔬菜醃製，既不浪費，冬天蔬菜不濟時即可派上用
場。寧波有俗語云： 「三天不吃鹹菜湯，腳骨有點酸汪汪。」可
見當地人無醃菜不歡。

鄉裡人叫醃菜，城裡人叫泡菜，彷彿叫泡菜才夠時髦。筆者
執著於泡菜與醃菜不盡相同，必須區分開來，醃菜原是泡菜的祖
宗。據說經過科學鑑證，醃製鹹菜的頭三至八天亞硝酸鹽含量最
多，二十天後才消失。亞硝酸鹽能將細菌還原，具有一定的防腐
作用，惟吸收太多，人體內部紅血球運作受阻。城中不少人口口
聲聲說醃製發酵食物不利健康，對此，傳統醃菜有冤無路訴。事
實是只要不經常吃，腸胃對醃菜是願意接受的。醃菜能幫助消化
，調節脾胃；用以烹調海鮮能去腥，輔以肉類更能去膩。好些泡
菜太現代化，滲入太多化學劑，在日照下曝曬、撒鹽、密封罎子
等傳統做法多不嚴格遵照。急於推出市場，健康從何說起！

醃菜雖不是主食，卻是主食的上佳配搭，反映了傳統民間智
慧，是窮人的當家菜餚。遊寧波，吃到不鹹不膩用以配粥配米飯
相得益彰的好醃菜，我對這些黑墨墨、紅一塊綠一堆（帶辣味）
的敬意又重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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